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住在牛行街

的奶奶发现了商机——很多从叶县、南
阳、周口等地来做牲畜交易的人，风尘仆
仆地赶到牛行街。那个年代条件艰苦，赶
路全靠腿，来交易的人有的要走上几天几
夜，到了牛行街后的洗漱就成了问题。于
是，奶奶开始早上卖洗脸水，白天和晚上
卖茶水。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公鸡刚开始
打鸣，父亲和姑姑就要起床了，因为奶奶
早已烧好了开水，倒在几个洗脸盆里。父
亲和姑姑端着水走到家对面的牛行，给来
交易的人提供热水，让他们洗去一路风
尘。

奶奶说，我家邻居在街口卖瓜子。经
济条件好的或是刚成交了满意价格的交易
人心下高兴，往往会来买瓜子。当时装瓜
子的工具是用报纸或废书本纸卷成漏斗
状。奶奶讲这些事时还曾教我如何折，很

有趣。
当时牛行街上经常过很多货车，整天

轰轰隆隆的，既不安全，又很嘈杂。记得
有一年，大姑从周口来我家走亲戚，晚上
一夜未眠。她说车辆轰隆的声音让她怎么
也睡不着。

我出生在牛行街，这条街有我太多儿
时的回忆。

“没事别上牛行街”“旱天三尺土，下
雨一尺泥”——这曾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牛行街路况不好的真实写照。在我五六
岁的时候，只要雨下得大一点儿，家门口
便成了河。小小的我会搬把椅子，坐在高
高的台阶上看把裤腿卷到大腿根走路的人
和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隔壁爷爷姓刘名振邦，是牛行街的传
奇人物。每天天不亮，隔着一条窄窄的过
道，我能听到他耍棍的声音。好奇的我总
喜欢爬到墙头去看——那一根长长的木棍

被他耍得虎虎生风。听父亲说，振邦爷爷
的儿女也每天练功，他还收了很多徒弟。
后来，我读武侠小说时每每看到绿林好汉
的字眼时，眼前就会浮现出振邦爷爷耍棍
的样子。

牛行街的豆腐店是蔬菜公司的下属单
位。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店里的豆
腐、豆芽等经常馋得我和小伙伴直流口
水。豆腐店的院子是我们的乐园——我们
在这里捉迷藏、摘野花、打羽毛球……因
为这里不过车、人也少，所以很安全。

曾经的牛行街小学也是附近孩子的好
去处。我们经常在校园里跳沙坑、玩双
杠、赛跑，玩得不亦乐乎。在校园里的某
个安静角落，我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
或拿《故事会》《微型小说》《读者》，或
拿武侠书和言情小说来读。我最喜欢爬上
操场高高的云梯，看书，也看云。书中的
搞笑情节让我哈哈大笑，书中的爱恨情仇

让我悲喜交织，天上的云朵变幻让我想象
无穷。

我们在牛行街的家临街，坐北朝南，
老三间，有独立厨房、两间门面和一个小
院。推开大门是影壁墙，墙根有父亲栽种
的一片竹子，还有父亲母亲养的花花草
草。左手边是养小兔子的笼子，再往前走
是父亲的鱼池。鱼池旁边是父亲种的冬青
树，被他修成圆球状。冬青树好看的叶子
常被我摘下来夹在笔记本里做成标本。小
时候，好看的叶子、喜欢的石头，我收集
了几大盒，闲时看看，暗自欢喜。紧挨着
厨房的枣子成熟时，树枝自在伸展，任谁
路过都会摘个红枣、夸两句，再脆生生吃
下，甘甜立马盈满心头。

成年后，行走于人世间，每每遇到挫
折我都会回想起关于牛行街的一切。它让
我知道自己的来处，也让我知道自己的归
处。

牛行街记忆

■魏军涛
我这大半生，走过直路、弯路、岔

路、绝路，迷途的路、平顺的路、坎坷的
路。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但马庞路
的风景我最熟悉、最难忘，如一道绿色的
屏障，清新、美丽、温馨；如村里絮叨故
事的白胡子老人，睿智、深沉、安详。

马庞路从我们村穿过，东西横贯几十
里。它是乡村交通要道，连接了舞阳县与
叶县的许多村庄，我们家乡的这一段被叫
作“马庞路”。

小时候，我傻傻地认为：马路旁边的
路，当然得叫“马旁路”。其实是这段路
从马村到庞店村，简称“马庞路”。全镇
只有通过马村的省道是柏油马路，别的路
都是土路。但我在心里暗暗地骄傲，因为
大多数土路中，只有马庞路也带“马”
字，觉得马庞路算是半条马路了。

在我们小孩子眼里，马庞路是附近三
乡五里最宽、最长的路了，路两旁的树也
最高。蓝天下，马庞路一直延伸到天边，
在广阔的田野里，就像一道界限分明的

“绿岭”。马庞路从我们村子穿过，我们就
以为属于我们村了。再看那些挨不着马庞
路的村，就觉得可怜兮兮，我们村的人就
显得神气，好似高人一头，心里头有点儿
得意。而那些偏僻村落就觉得“荒”，孩
子就显得“野”。不过，后来我到了马
村，见到了真正的大马路，不由自主就自
惭形秽、矮一头了。

马庞路虽然是条大路，但与别的土路
一样土气，晴天硬邦邦，刮风土飞扬，下
雨泥坑塘。晴天路响的时候，大路上有很
多过路的。赶马车的人“啪啪”甩着鞭
子，马雄赳赳地抖着臀，绷着肩上的肌
腱，扑棱着红鬃毛，马蹄踏响，路上留下

一个个新月形的蹄印。犁了地回家的耕
牛，拉着载有犁耙的“拖车”——没有轮
子，只有两道铁撬子，不慌不忙地走着。
牛蹄“噗嗒噗嗒”踏着地面，拓下一个个
符号；滑行的铁撬子后面拉出两道金属光
泽的明痕。放羊人赶着一群羊，远远地到
了跟前，羊抬起脑袋“咩咩”地叫着，把
路堵了大半，留下一串串黑黑的羊屎蛋
儿。

阴雨天，马庞路上泥泞得没法走了。
偶尔有过路的行人提着两只泥鞋、挽着裤
腿，小心翼翼地在路边树旮旯里找下脚的
地方。村里这段路有被过往行人、牛马与
马车轱辘碾磨出的“大路沟”，在雨后积
一洼尺把深的泥浆，过往的马车常常陷到
里边。

农忙的时候，马庞路很热闹。早上，
空气凉凉的，车辙里的尘土也安生着。下
地的农人扛着农具，互相打着招呼，牵着
牛羊，拉着架子车，各种声响在大路上碰
撞。傍晚收工回来，夕阳里，路边的树像
一个个火把，人、牛、马的影子映着红
霞，融入了大路。

农闲的时候，马庞路又很幽静、寂
寞，睡着了一般。我常常独自站在村口，
远远地张望。大路向前延伸，一直到遥远
的天际，浓缩成一个模糊的点，我就发起
呆来。站在大路上，心底会萌生一个朦胧
的希望，希望能从这条路一直走到看不到
的天外去。路的尽头处，一个小小的、好
像没有移动的、如火柴头一样的模糊人
影，在隐隐约约地晃。风粗粝地摩挲着
脸，我茫茫然地期待、困惑、失落，心中
泛起无限惆怅与忧伤，苍凉与寂寞如海一
样把我笼罩。

这条路，爷爷小时候逃难时走过；这

条路，年轻的父亲去平顶山拉煤时走过；
这条路，我在镇上读中学时走过。

到镇上读书时，第一次走在真正的柏
油马路上，我瞪大眼稀奇地看着黑黝黝的
路面，想看清它到底与马庞路有什么不
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城，走在柏
油马路上，为了安全、平稳，父亲总是把
自行车骑在柏油路边。我便很着急，不停
地提醒父亲骑上柏油路面，觉得那样的车
轮子像是沾了洋气，而脱了土气。

初中毕业后，我去了更远的城市上

学、工作，走过更宽的路、更长的路、更
漂亮的柏油马路。走过的柏油马路多了，
模糊中就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城市人，但走
了一天坚硬的柏油马路，脱下沉重的皮
鞋、躺在床上沉思时，才明白自己骨子里
永远是那个光脚丫踩土路的农村娃。

一年一年在马庞路上走，走过多少遍
我数不清了。马庞路，有时觉得很近，有
时觉得很远，有时觉得很短，有时觉得很
长。岁月荏苒，脚步匆匆，曾经有个少
年，一步一步在马庞路上走着……

走过马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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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漫笔

■刘星延
14 年前的一次意外，我

的父母痛失爱子，一年后才有
了我这个女儿。

振作起来的妈妈走上了关
爱失独家庭和青少年防溺水志
愿服务之路，尽己所能、想方
设法为这些特殊家庭的老人和
孩子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妈妈
经常和志愿者一起看望失独老
人、失亲子女，让他们鼓起勇
气面对生活。每年夏天，妈妈
都要拿上厚厚的防溺水宣传页
在沙澧河岸边散发。后来，她
被评为漯河市“十大感动人
物”、省级学雷锋标兵等。

最近几年，妈妈又多了一
个“扫黄打非·护苗”义务宣
传员的身份，宣传“扫黄打
非”知识，教育孩子健康阅
读，不看有害的书籍、培养读
书好习惯，引导他们远离网
吧、不浏览不健康的网页网
站。在妈妈的影响和带动下，
我对“扫黄打非”知识有了一
定的了解。

现在，“扫黄打非”也走
进了我们的校园和社区，为我
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墙、
撑起了一把大大的保护伞，让
我们像花园里的小苗一样向阳
而生、茁壮成长。

撑一把爱之伞

■特约撰稿人 宋守业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知

道“夯”，那是建房造屋前用于打地基的
物件。“夯”大都由石头做成，所以又称
石夯。虽然也有铁铸的“夯”，但不多
见。打夯时，你总能看到石夯伴着号子声
被高高抛起再重重落下，循环往复，将房
屋地基夯个平平实实。

那时，盖房子对农村人来说是件了不
起的大事，大多在初春或者秋忙之后进
行。一来那时农活较少、泥瓦匠好找，
二来雨少天干、便于盖房。盖房的首要
环节就是打夯建地基，关系到房屋能否
历经久年。所以，盖房子都必须把地基
夯实。

房子动工的当天，主人家会把技术水
平较高的泥瓦匠请去，根据宅基地大小设
计出应建的房间，并在那些房间的四角和
交界处各钉上一根木楔，木楔与木楔之间
拉一条细线，再顺着细线撒上白灰。之
后，就顺着白灰显示的位置，用铁锹挖出
一米来宽、半米深浅的地槽，这就是拟盖

房子的地基处。接着，就要在地基处打夯
了，这可是盖房子的重头戏。

过去，村里有人盖房子时，左邻右舍
的人都会来帮忙。尤其是打夯那天，街坊
邻居会放下自己家里的事情前往盖房子的
人家帮忙。年轻的，抬夯、打夯；年长
的，助威、铲土。有时来的人很多，经常
是一帮人打夯，一帮人在旁边等待，轮流
上岗。

打夯是要合理分工的。一般是两人扶
夯，四人或六人握绳抬夯。扶夯的两个人
中，一人是专管夯的方向和落点，叫引夯
人；另一人的主要任务是喊号子。喊号人
是打夯的关键人物，被称作夯头。之所以
说他是关键人物，是因为打夯时的号子就
是号令。当时，民间还有打夯不喊号子是
打“哑巴夯”一说。老辈人说，要是打

“哑巴夯”，抬夯人会憋伤身子，非得吼几
声才可呢！尤其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时
候，那就更需要大声吼一番。

打夯一旦开始，夯头会深吸一口气，
扬起脖子喊：“老少爷们哪。”接着，握绳

抬夯人就齐声应和：“我们来了哟。”
夯头：“咱们夯起来了呦！”
随后你再看那些抬夯人，个个筋骨暴

突，夯绳紧绷，精神抖擞，声震天地齐声
呼应：“都听你的哟。”

“高高抬起呀，稳稳砸下呀！”
“稳稳砸下呀，哎嗨哎嗨哟！”
“一家盖房呀，大家帮忙呀！”
“大家帮忙呀！哎嗨哎嗨哟！”
“夯好地基呀！”
“夯好地基呀，哎嗨哎嗨哟！”
“一定用劲呀！”
“一定用劲呀，哎嗨哎嗨哟！”
夯落下的时候，为防止倒歪或砸脚，

抬夯人在松手的同时，都会退后一步。就
这样一唱一和，节奏鲜明，强音不断，夯
高过顶，气势恢宏。随着一阵阵“咚咚”
声，石夯准确砸在地基上，夯印排排，地
面震颤。

发现抬夯人用力不均把夯抬歪时，眼
观六路的夯头会喊道：“南边歪半夯呀！”
大家一听，下一夯就主动往北抬一些。若

该拐弯时，夯头会喊道：“大家往东砸
呀！”随着一声“哎嗨哎嗨哟”，抬夯人自
然就会向东拐了。若见哪个人有点儿偷
懒，一声“某某要使劲呀”，点到为止，
偷懒的人马上就会用力抬夯。

等到抬夯人的劲儿头彻底拧一块儿
了，夯头还会不断变换号子的内容呢。有
时是欢乐号子，如放声高歌；有时是较劲
号子，像电闪雷鸣。无论是哪种号子，都
能让喊者动情、听者奋进，就连轮班歇息
的人也会支起耳朵倾听。

更让人难忘的是打夯竞赛的场面。那
一般是主家盖房子面积比较大，为尽快把
房子盖起来，就需要几架石夯同时砸地
基。一架石夯可以不紧不慢由着性子砸，
而几架石夯同时砸地基时，就有点儿竞赛
的意味了。远远望去，几十个人、几架大
石夯，分别组成不同的夯队，由不同的夯
头带着，很是威武雄壮。随着各队的夯头
一声大喊，再听那此起彼伏的打夯号子，
好似大海中的怒涛一样，穿透狭窄的街
巷，滚向空旷的田野……

打夯那些事儿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落雨天，人闲了下来，就

摆弄各种吃食，饼子、汤面、
南瓜汤、漤豆腐，样样都好
吃。

阿春妈做的锅盔和玉米面
饼子又香又软。阿双妈妈不爱
说话，做的臭豆腐和酱豆特别
好吃，我一口气能配着吃两大
碗饭。阿娟妈妈会做漤豆腐。
她掐来嫩倭瓜头和各种野菜，
再把用小石磨磨的豆渣浇上拌
匀实，煮熟了，最后再拌上红
辣椒、青辣椒炒得喷香，每次
我都一口气吃三小碗。

我是个馋嘴且嘴甜的孩
子。每个父母亲不在家的饭
点，我一个人在村子里东游西
荡，然后被婶子大娘叫到家里
吃饭。铜江奶奶做的豆花、老
黄盼大娘做的粉条豆腐包子、
苗芬大妈做的红薯叶手擀面
条……都让我馋涎欲滴。

三奶奶一个人住在河堤边
的老宅里，腰弯得像一张弓。
她总爱在落雨天蒸馒头——酵
子发面，小麦面里再掺一点儿
玉米面，用那种老式的玉米衣
编的笼屉地火蒸。馍蒸好时又
松又软，挨着铁锅那一面还有
金黄的锅巴，吃到嘴里又脆又
香。

落雨天，隔壁场院的韩苍
大娘会做倭瓜丝芝麻盐捞面
条。把倭瓜切成丝和才擀好的
面条一起下锅，煮熟了捞出来
用凉水一拔，再浇上捣好的蒜
汁芝麻盐，吃到嘴里那叫一个
香。韩苍大娘总说我是她的亲
闺女，做啥好吃的都给我留上
一碗——我闺女爱吃呢。韩苍
大娘总这么笑呵呵地说。

下雨时，场里的麦草垛边
会长出白色的草蘑菇，池塘边
的老树上会长出黑木耳，把它
们摘下来、洗干净配上鸡蛋
炒，好吃得不得了。这些好吃
的食物，曾经温暖过我小小的
胃和瘦弱的身体。

如果雨下得不太大，父亲

就带着我去河边。父亲撒网打
鱼，我坐在旁边用一个透明的
小罐头瓶捉鱼：把碎馍渣丢到
瓶子里，不一会儿便有馋嘴的
小鱼钻进来。无论捉的鱼是多
是少，我都很高兴。回去后，
在母亲的数落声里换下湿漉漉
的衣服，乐滋滋地看母亲把鱼
清理干净，或裹了面在油锅里
炸，或只是放了盐在鏊子上焙
一下，配上烙饼吃，甭提多美
味。

落雨天，厨房是属于父亲
的。中午放学回家，闲下来的
父亲正撸起袖子忙活：和面、
揉面、醒面、擀面，每一个步
骤都毫不马虎。在部队当过炊
事班长的父亲手劲大，面被他
揉得溜光水滑，面块在擀杖起
落之间增大变薄，又圆又均
匀。快擀好时，父亲还不忘问
我们一句：喝浑汤儿还是清汤
儿？如果清汤儿就一点儿面不
撒，如果浑汤儿就在面皮上均
匀地再撒上一把面，然后热油
加入葱段、大蒜、姜片炝锅，
有时还会腌一把蒜苗或芫荽，
滴两滴香油。红红的火光在黑
黑的灶台里跳跃，一会儿香气
便在院子里弥漫开来。

落雨天，石榴树和杨树的
叶子都淌着水儿，公鸡被淋得
湿漉漉的，缩着翅膀站在鸡棚
里。只有牛瞪着乌黑的眼珠，
表情淡漠地翻来覆去嚼着，波
澜不惊。大人在屋里下象棋、
聊天，孩子们跑前跑后，玩够
了便缠着大人拿出豆子或花生
放在锅里炒，一会儿屋里屋外
便都是香喷喷的味道。

落雨天，母亲派我去场里
背麦糠拽麦秸，说回来给我烙
油馍吃。我头上披个布袋当雨
衣，牵着小黄狗，赤脚在泥水
里跑。我站在桥头，看到地里
的庄稼和草上都蒙了一层水
汽。到饭点了，家家灶台里都
冒出了淡淡的烟。远远望去，
整个村庄都笼在青烟里，像是
谁刚刚创作了一幅水墨画。

落雨天

■孙幸福
受降路西段老窑坑附近有条连结受降

路与老街的南北窄路，叫东安街。新中国
成立前，东安街南端靠近老街处宽阔的场
地上，用竹竿和席子搭着棚子，叫东安书
场。

书场东边、老街南斜对面是中华大舞
台和中华大戏院，漯河周边的知名戏班子
竞相到这里参加演出。书场周围的店铺和
摊点大多经营戏曲专用的东西，如戏衣、
头盔、髯口、道具和笙、箫、唢呐、锣鼓
等。书场往西南行几百米，便是全国几大
牲畜交易市场之一的牛行街，每天买卖牲

口的人熙熙攘攮；向北走几百米，便是沙
河的几大码头，船只桅杆林立。来往的行
商、开店的老板、卖吃卖喝的摊主以及船
工、搬运工皆在此盘亘，老街这一带可谓
繁华，称得上是“中原小上海”。

既然叫书场，当然以说书为主。东安
书场内各自搭成的席棚，分别表演大鼓
书、坠子书和评书等，说的书是岳家军、
杨家将、呼家将等。其中说得最好的，是
家住新华街回民巷的杨子仁。他讲的《隋
唐演义》很是精彩，每讲到高潮处，总会
赢得阵阵喝彩。

东安书场最大的特点是有钱无钱都可

以来听书。进棚没有门票，听书人可以自
由出入。说书人讲到关键处，会拍惊堂木
说一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这时，收钱的伙计便端着盘子过来
了，请听书人打赏，一分二分不嫌少，一
毛两毛不嫌多，若真没有钱，不掏也没
事，权当捧个人场儿。当红的书棚日夜不
关，爱听书的人饿着肚子也要待在棚里听
书。

除了说书的，东安书场还有耍把戏卖
艺、吞宝剑火球的，有走街串巷耍嘴皮子
卖膏药和大力丸的，有耍猴的、捏面人
的、玩木偶的和卖豌豆糕糖葫芦的……放

“洋片”的摊子最受人欢迎——一个用黑
布罩住的木箱子，把几十幅画片左右拉
动，看的人从凸透镜中看放大的画面。因
为画片大多是西洋画，故称“洋片”。

公私合营时，这些说书人被合成了一
个说唱团，后又与中华大舞台和中华大戏
院的演员合在一起成立了漯河市豫剧团，
并在受降路东头靠近火车站和汽车站的地
方盖了当时很漂亮的大剧院。中华大舞台
成了工人文化宫，中华大戏院成了老街百
货大楼。没有了说书的，那些杂耍游戏也
随着破“四旧”消失了，东安书场也成为
当时漯河最大的菜市场。

东安书场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少年时，我喜欢果香。柑

橘、柠檬和葡萄柚的酸甜味，
在充斥洗衣粉和肥皂味儿的夏
天，水润十足，让人心境开
阔，想到操场里充满朝气的白
衣少年，想到穿长裙加帆布鞋
的娇俏少女，想到无心事的明
媚笑容，想到西瓜切开后吃第
一勺的口感，像拥有甜蜜充沛
的生命。

青年时，我喜欢花香。玫
瑰、茉莉和丁香的幽香，柔软
清甜，像朦朦胧胧的爱情，
缕缕萦绕心头。据说爱神使
用的箭头是浸过花香的，射
到男女心上，让他们难以抗
拒爱的魔力。然而所有以某
种花香为主基调的香水，基
本不可能只使用一种原料，
就像从爱情走到婚姻，都不
只一种情愫在里面。那些持续
且长久的偏爱，皆是因为自身

的闪光。
中年后，我喜欢木香。檀

香没有脂粉感，孤傲清冷又有
令人着迷的深邃沉稳。书中说
檀香木生长缓慢，需三四十年
或更久才成熟；沉水香是被真
菌入侵后在腐朽处凝结香脂，
就像偶尔被生活撞伤的我们，
从迷茫到沉淀、从转换到绽
放，不会马上脱胎换骨，需要
一定的时间默默承受、暗自努
力。

张扬热烈的夏天，从喧嚷
人群中穿行，忽有暗香浮动，
别致婉转，清新喜人。我忍不
住频频张望，去看擦肩而过的
用香人是活力轻盈、不落俗
套，还是静谧优雅、暗藏美
好。与其说是爱香，不如说是
对自我的找寻，找一片向往之
域、寻一份心的契合。用诗照
心，用香水罩身，给自己穿上
盔甲，也给自己温柔。

逐香而行


